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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各公司车险业务，人保，平安，太平洋，
中路，国任，紫金，华农，大家…兼办验车，24小
时道路救援，查勘定损，服务理赔一站式服务！

专 业 车 险
电话：13832738807

斜躺在病床上的甘宇戴着
一副新配的眼镜，面对媒体的提
问应答流畅、思路清晰、笑容温
和、语调平缓。

如果不是身上 4 处包扎的
伤口，你很难想象他刚刚在没有
任何食物补给和物资保障的情
况下，野外生存了17天。

在四川泸定6.8级地震发生
之时，这个在当地水电站参与施
工的年轻人没有选择逃生，而是
默契地和水电站职工罗永一起
排险救人。

以一己之力救下很多人的这
俩人，和那些前赴后继去寻找他
们的人，一起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如果我们都能
活着出去，我一定要
请你吃顿饭”

泸定地震发生的那一刻，甘
宇和罗永两个平日里点头之交
的人，站到了一起。

9月5日午后，四川泸定得妥
镇湾东水电站的员工宿舍，41岁
的水工罗永刚刚躺下，准备打个
盹儿，突然感到一阵猛烈的摇晃，
连带着床架子发出巨大的声响。

“是地震！地震了！”罗永和
十来个工友，飞快地爬起来，往
外跑。

落石不断，转眼之间，有人
被砸得头破血流，有人已经被埋
在石堆中。

巨量的灰尘被扬起，视线一
片模糊。罗永看到了不远处的甘
宇，这个来自项目施工方的年轻
人。他正在奋力地刨着乱石，想
要救出一位工友。

甘宇的眼镜不见了，身体也
被飞石砸伤。他和飞奔过来的罗
永一起挖着，双手淌着鲜血，脚
背上扎进了一根钉子，浑然不觉
疼痛。

又一阵塌方，工友被完全埋
了进去……

记不得是哪个先喊了一句：
大坝！两个还在疯狂刨石头的
人，猛地抬起了头。

湾东水电站依山傍水，是一
座装机容量 60MW、设计水头
780米的高水头水电站。水头越
高，落差越大。

直径约 1 米的输水压力管
沿山脊而设，将河水送至十多公
里外的厂房发电。地震发生后，
不及时泄洪会引发压力管爆管，
冲毁沿线的农田、房屋、畜圈，后
果不堪设想。

必须立即拉开泄洪闸！几乎
几秒钟，两人就做出了决定：罗
永上坝泄洪，甘宇留下照顾受伤
的工友。

泄洪闸位于大概十层楼高
的坝肩，往日的阶梯已被滚落的
巨石盖住。脚力很好的罗永，踩
着石头往上冲，尝试了两次终于
爬了上去。

启动柴油发电机，先接通一
号泄洪闸，然后是二号，水奔流
而下……坝肩和坝底的两个人
都松了口气，瘫软在地。

等到罗永再次下到坝底，甘
宇身边的工友已经没有了呼吸。
二人又一起爬到坝肩，停下发电
机，确认险情完全排除。

直到几天后，人们才知道，
这两个人的决定救下了几百条
生命，而他们自己却错过了逃命
的黄金时间。

此刻，宿舍已全部损毁，道
路通讯也全部中断，垮塌的山体
把大坝变成了一座孤岛。

夜晚降临，余震频频袭来，
罗永和甘宇守在坝肩，观察水

势，彻夜未眠。
天一亮，他们又做出一个决

定：自救！
沿着坝肩，攀上山崖，土生

土长的罗永熟悉这一带的地形，
他判断去石棉方向的猛虎岗比
去泸定湾东村的路好走一些。

“那一带有些小路，只要看到
路就能找到村子。”他告诉甘宇。

甘宇的手机曾短暂出现过
信号，公司接到了他的救援请
求。但很快，信号消失了。

四川省“9·5”泸定地震抗震
救灾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
部即刻派出直升机、无人机搜
寻。眼见着飞机就在头顶，他们
脱下衣服挑在竹竿上拼命晃动，
但茂密的树林阻隔了一切，把生
命讯息遮得严严实实。

有着 500 度近视的甘宇身
上还有伤，罗永找了根绳子牵住
他，缓慢地向前走着。

到了下午，二人实在走不动
了。罗永又在山上找了两个野果
给了甘宇，自己什么也没吃。

“如果我们都能活着出去，
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啃着野
果，慢慢咽下，甘宇望着这位面
庞黝黑的大哥，静静地说。

那一夜，他们就是背靠着
背，睡上一会儿。

9月7日，凭着微弱的信号，
甘宇手机收到消息——有两支
救援队往水电站大坝方向去了。
然而此时，他们已经走出了大概
20公里。

“我走得太慢，拖累时间，这
样子我们两个人都活不成，不能
再这样耗下去了，你赶紧出去找
救援。”甘宇面色苍白，音量小了
很多，但语气没有丝毫迟疑。

“你不要乱跑，就在原地等，
我得救，你就得救，放心吧！”罗
永用安全帽接了一帽子的水，摘
了一些果子，掰了几根笋子，留
给甘宇，转身急行。

9月 8日，依靠一只捡到的
打火机，罗永成功用烟雾发出信
号，被救援人员发现，通过直升
机送往泸定县城。

他的嘴里一直念叨着：“我
还有个同伴在下面，你们一定要
去救他！”

“一定要把甘宇
找回来”

猛虎岗下起了雨，甘宇还在
原地等。

不停的余震和落石让他担
心，罗大哥是不是已经遭遇了不
测。夜晚丛林中传来的声音，更

让他毛骨悚然，不敢合眼。
一天、两天，雨势不减，直升

机未能起飞。救援力量徒步进山，
也因塌方路断中止。无人机频密
飞过，却穿不透茂密的丛林。

甘宇还在原地等待吗？他还
能坚持多久？雨点打在所有人的
心头，抗震救灾指挥部设在得妥
镇的前指帐篷昼夜灯火通明。

9 月 5 日到 8 日，指挥部先
后派出由第 77集团军、四川省
森林消防总队、四川省武警总队
机动第二支队、武警交通第二支
队、眉山和德阳红十字会等组成
的多支搜救小组，翻山、坐冲锋
舟前往湾东村搜救，转移出了
750多位村民。

王岗坪猛虎岗一带，也拉开
了搜救的大网。谷深壁陡，沟壑
交错，寻找两个没有任何定位信
息的人，谈何容易！

9月 8日，在湾东村二组指
挥搜救的泸定县县长王蕾通过
望远镜看到对面山上燃起白烟，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罗永找到了！甘宇的下落，
成了最后盲区。

9月 9日到 10日，四川省消
防救援总队组成 48人搜救组，
分成四队开展工作，并处置了大
坝进水闸的安全隐患。

9月10日，中秋节，600多公
里外的达州市大竹县石河镇，甘
宇的家中没有丝毫节日的欢乐。
4天前，甘宇用手机报了平安。之
后，几百通电话再也没有接通。

母亲陈为淑的眼泪要流干
了，她不停地对家人说：“母子连
心，他一次梦都没有给我托过，
肯定还活着！”

陈为淑决定赶往泸定县，
“不管是死是活，一定要把孩子
找回来！”

也是在这一天，仿佛感应到
母亲的召唤，甘宇挣扎着起身，
沿着先前和罗永计划好的路线
继续向山上走。

头几天，他还能找到溪水，
后来就只能收集苔藓上的雨水。
没有食物，他努力找寻野果，发
现树林里有掉落的野生猕猴桃，
如获至宝。后来，他被石头砸伤
了脚，行动更加缓慢。

此时的罗永，已经得知母
亲、哥哥和侄子遇难的消息。顾
不上悲痛，9月 11日，他又跟着
堂哥、49 岁的湾东村村民罗立
军，带着一支 16人救援队挺进
猛虎岗。

“一定要把甘宇找回来！”坚
持到半途，体力透支的罗永无法
继续支撑下去，下山前他对堂哥

千叮万嘱。
救援队根据罗永提供的线

索找到了两人歇脚的地方，发现
了遗落的手套和衣服，但并未发
现甘宇。

9月12日，罗立军和救援队
搜救无果，只能暂时撤离猛虎
岗。甘宇所在施工队的3名工友
主动请缨，进山搜救。

甘宇的母亲不忍心：“要是
你们出了事，我怎么对得起你们
的家人？”

工友们齐刷刷地说：“人多
力量大，我们一定要把甘宇找回
来！”

各路救援仍在齐头并进。
10多天过去了，一场生命救

援的接力，跑到了极限。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上，专业人士和网友
昼夜不停地关注着甘宇的下落。

甘宇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
他一边走一边呼救，“感觉躺在
地上睡了一会儿，就过了一天”。

母亲的声音，儿时的同伴，
奶奶的笑脸……在他脑海中不
断闪现。

很多次，甘宇可以清晰地听
到直升机的声音：“我不能放弃，
家人还在等我，外面肯定有人在
找我，我要活下去。”

野果没有了，他就挖树根；
苔藓水没有了，他就喝尿液；快
要绝望的时候，他就和身边的草
木说话。

独自生存的 17天，他“梦到
大家都在找我”，“醒来之后，就
觉得又有力量了”。

“不要哭，只要人
在就行了，一切都会
好的”

“湾东水电站有个人失踪
了，找了十多天了。”9月 18日，
石棉县王岗坪乡跃进村一组的
彝族老汉倪太高和妻子回到猛
虎岗的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

地震发生时，羊儿四处逃
窜，58 岁的倪太高被重重地甩
了出去，一根房梁砸到腰上，导
致轻微骨折。

“应该还在这一带。”倪太高
放弃了上山找羊，决定帮忙找人。

猛虎岗是跃进村地势最高
的地方，倪太高祖祖辈辈在此放
羊，跟着羊儿走遍这片山林。

一连三日，他都在山谷里转
悠，用平日里喊羊的方式，对着
山谷大喊。9月 21日一早，照例
喊了几嗓后，他第一次听到了回
声，像野兽，又像山羊。

竖起耳朵再听，像是“救
命”。

倪太高赶紧回到家里，揣上
月饼和两盒牛奶。“要真是他，肯
定饿凶了，一下子吃太多不行。”

走上去大概一公里，又吼了
一声，再循声而去，倪太高钻进
山后的密林。

9点半左右，一位胡子拉碴
的年轻人出现了。他穿着绿色的
雨衣，牛仔裤上污迹斑斑，脚上
是一双破了洞的白色平底鞋。

见到倪太高，他哭了起来。
倪太高赶紧安慰几声，又脱下身
上的彝族褂子，垫在地上让他休
息，再把牛奶和月饼递给他吃。

这个孩子受苦了，命大啊！
倪太高忍不住心疼地落泪，又忍
不住咧开嘴乐。

“你就说找到甘宇了，我叫
甘宇。”这个好消息，很快通过倪
太高的手机传到山下。

甘宇奇迹生还！人们从四面
八方赶来。

老倪的弟弟、跃进村的民兵
连长倪太平带来民兵和医务人
员；老倪的侄子带来换洗的衣裤
鞋袜；老倪的妻子和弟媳带来午
饭，甘宇的堂哥甘立权和几个村
民也跟着来了……

人们找来两根木杆，绑上口
袋，做成一个简易担架，抬着甘
宇走了大约一公里多，送到直升
机能够降落的地方。

“前面的旋翼几乎挨着悬崖
边，后面尾桨也离树木很近。”机长
黄世伟回忆，飞机只能侧着机身斜
着降落在半山腰的一条小路上。

20 分钟后，甘宇到达泸定
县人民医院。陈为淑终于见到了
儿子，母子俩相顾无言，眼泪却
止不住地流。

当晚，甘宇被转运至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经初步诊断，他全
身多处软组织挫伤，肋骨骨折，
左下肢腓骨骨折。由于长时间未
进食，食管、胃多处出现溃疡。

两天后，甘宇的生命体征逐
渐平稳。他告诉母亲，要报名参
加今年的一级建造师考试。

这位母亲此刻百感交集，为
了她的儿子，也为了那么多向他
们伸出援手的人！

倪太高后来才知道自己找
到的小伙子是个大英雄：“他救
了那么多的人，好人有好报哦！”

回到山下的安置点，倪太高
也成了乡亲们眼中的好汉。他把
还未痊愈的腰撑起来，继续上山
寻羊归圈。

“不要哭，只要人在就行了，
一切都会好的。”他又说起了和
甘宇相遇时说过的话。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经历
了这场磨难，未来不管遇到什么
都不会退缩。”

“我们两个都活着出来了，
你不要忘了我们吃饭的事哦。”

“要得，要得，等我出院了，
我们再聚。”

“你要记得哦。”
“要得。”
转入普通病房后，甘宇和罗

永失联后的首次通话，提起的是
他们在生死关头那个故作轻松
的约定。

隔着屏幕，两人的笑容直达
心底，观者无不动容。这笑容，有
劫后余生的喜悦，更有过命之交
的默契。

9月 29日，甘宇就 28岁了。
除了想吃个小蛋糕，他只想和家
人静静守在一起。

在回复记者的微信中，他
说：“我们这么多人，一起经历了
这场磨难，未来不管遇到什么都
不会退缩！” 据新华社

寻找甘宇

9月26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创伤医学中心普通病房里，甘宇在病床上休息。


